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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 一书即将出版的时候， 它的作者热

依汗古丽却已经被病魔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2007

年 9月她逝世时年仅 49岁。 她没能亲眼看到自己

用汉语直接创作的小说通过汉语和维吾尔语两种

文字正式出版面世， 我们为此感到万分的惋惜。

作者在癌症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 还带着她

的手稿来过几次编辑部， 并根据编辑的意见修改

了作品。 她一边积极治疗， 一边忘我写作， 在她

的脸上我们没有看到对噩运的屈服， 也没有看到

过多的悲伤。 在死神逼近的时候， 她很虚弱， 但

不慌乱， 仍然保持着镇定和专注， 丝毫也不放弃

理想———在临终前留下自己满意的作品。 她是用

文学创作向命运进行抗争， 她为我们留下了自己

的生命果实， 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 我们相信，

如果上天能赐予她更长的生命岁月， 她会写出更

多的好作品， 她会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作家。

安息吧， 热依汗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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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的话 （代序）

总算完成了小说《再婚》 的创作。

心里总有一些话想要对朋友们说， 可是又不能把这些话写到

我的故事里， 所以只能在这里单独述说了。

我并不是作家，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文学爱好者。 不知为什

么， 有时候我真的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惋惜。 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

欢文学， 所以在小学、 中学时代老师们看了我的作文都会说： 热

依汗古丽， 你长大了肯定能成为作家。 可是事与愿违， 在大学里

我学的是法律专业， 大学毕业后在司法学校做过教师， 后来调

到法院做过书记员、 助理审判员、 审判长， 最后经过多次考试

还取得了律师资格。 但尽管如此， 我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文学

的热爱。

工作的时候， 我的日子总是在没完没了的官司、 审问中忙碌

地过着， 因为自己的座右铭是“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良心”， 所

以我对工作十分投入。 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 无论是我的父母家

人、 单位同事或是原告、 被告， 对我都是很感激的， 尤其是我的

亲朋好友们对我的工作非常羡慕。 其实说实话， 他们羡慕的是头

002



戴着镶有国徽的大檐帽、 严肃地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热依汗古丽

那威风凛凛的样子， 有时我丈夫的朋友们跟他开玩笑说： “法官

热依汗古丽戴着大檐帽一回到家， 斯拉吉丁就会被吓得像个病猫

似的， 非常听话。”

但是不知为什么， 我总是对自己感到不太满意， 说得明白

点， 就是我对自己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日子感到悲哀。 有时我这

样问自己： “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吗？ 当我在人世间缘分穷

尽、 死神来临时， 我就带着这些琐碎的小事寂寂无声地离开吗？”

摆在书柜里的那些厚厚的文学书籍成为抚平我心灵伤痛的灵

丹妙药。 在这些书的启发下， 我拿起笔开始写作。 我每天起早贪

黑， 伏案疾书， 渐渐完成了几个作品， 这让我欣喜。 我越发为自

己每天在单位忙忙碌碌而度过的时光感到揪心， 于是有一天， 我

突然想辞掉工作， 边做律师边写作。 没过多久， 我就兑现了这个

想法， 好几个律师事务所都愿意聘请我， 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在创作我的第一部小说《天平随想录》 的日子里， 有一天我

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我感觉自己的肺部很不舒服。 后来实在受

不了了， 爱人带我去胸科医院做了检查。 医生做了肺部透视， 照

了 x光片后说： “肺部好像有黑点， 立刻转到肿瘤医院做进一步

检查。” 到了肿瘤医院， 医生很快下了诊断书： “肺癌症状明显，

必须马上住院治疗。”

昨天还是好好的一个人， 转眼间就成了卧床不起的重病号，

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我还记得自己对爱人的同事们说过：

“肯定他们是误诊了， 你看我这胖乎乎的身板， 哪像是个绝症病

人啊！”

我住院后不久，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汉文小说《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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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录》。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面世， 我兴奋得心都快要跳出

来了。 趁着这个高兴劲儿， 我开始了小说《再婚》 的创作。

当时病房里的情景是， 我坐在洁白的病床上， 左臂挂着吊

针， 右手握着钢笔， 膝盖上铺着稿纸。 病房里其他病友们被无情

的癌症病魔折磨得痛苦呻吟， 而我则沉浸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

忘记了疼痛甚至一切。 有时看到病友们痛苦的样子我还觉得好

笑， 就好像自己不是癌症病人似的！ 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是我的

作品在给我源源不断的力量去战胜病痛。 在完成小说《再婚》 的

初稿后， 喜悦的心情再次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病痛。

那段日子整天整夜地打点滴， 每十天做一次化疗， 治疗就这

样反复着， 家里的积蓄一天比一天减少。 可能是我的死期快到了

吧， 医生们对我也不那么在意了。 我爱人曾带我到托克逊县一个

郎中那里看过病， 后来我们又转去内地一家中医院治疗， 持续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 结果我的病情也没有多大起色， 相反是每况愈

下。 那时我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自己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着……

后来，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爱人带我回到了家里， 我急于在自

己意识还清醒的时候与亲人团聚！ 在我住院期间， 为了我， 父亲

日益憔悴， 两个儿子眼泪都没干过， 还有那么亲友们……

回到家后， 爱人买了所有他能打听到的好药给我吃。 可是我

很清楚， 自己已经没有几天了， 所以我急于快点完成这部作品的

结尾部分。 但是爱人和孩子们想让我休息， 不想让我再吃力地写

作。 我总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完成它， 所以不能停下笔来。 看到

我这么执着， 爱人最终妥协地说： “如果你能因此得到安慰的

话， 就写吧。”

我的病情严重到不能动弹甚至不能躺下的地步了。 头一落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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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就感觉心脏仿佛要从口中跳出来似的， 非常难受。 这个时候爱

人和孩子们就会整夜整夜守在我的床前。

主啊， 安拉！ 人世间、 生命不过如此！ 人健康的时候根本就

不会想到生病和死亡， 到了病入膏肓、 卧床不起的时候就会心生

无限叹惋啊！ 我真想哭。 疼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 我就服两片吗

啡， 然后才得以喘一口气。 看到我的人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位骨瘦

如柴的女人就是当年身着司法制服、 头戴大檐帽、 威风凛凛、 让

人羡慕的“法官热依汗古丽”， 绝对不敢相信……只有我那仿佛

就要熄灭的烟头一样似睁似闭的眼睛和衰竭的心脏无力的跳动声

才能让我相信自己还活著； 只有儿子那满含热泪的双眼和爱人看

我时充满微笑的脸庞才能让我相信我们一家人还团聚着……

的确， 我还活着！ 但是死神就站在我的面前……想到这些，

我伤心欲绝！ 可是看到枕头边上自己创作的这部小说我又得到一

丝安慰， 因为我最终完成了创作，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最后， 我想对朋友们说：

我即将结束生命， 告别人世， 开始来世的旅程。 别了， 亲爱

的朋友们， 永别了！ 请你们宽恕我！ 如果有一天， 我在病床上历

经千辛万苦完成的小说能得到你们的翻阅， 我会在阴间感到万分

的欣慰！

别了， 朋友们……

热依汗古丽·米吉提

2007年 8月 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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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乃孜尔： 穆斯林为追悼亡灵而举行的悼念活动。

1

夏丽潘， 一米五六的小个儿， 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 她的眼

窝不深， 眼皮上的脂肪多少适度， 它使得整个人显得健康有活力。

她身穿一件黑色的羽绒大衣， 头上戴着黑色的头巾， 这头巾

是刚才在母亲七天乃孜尔①仪式上朋友们戴在她头上的。 按传统

习惯， 家里有人去世， 女人们除了要穿素色的衣服外， 还要披上

或戴上纯白色的头巾。 七天乃孜尔过后， 可以换上黑色的头巾。

这黑色的头巾至少要戴到四十天乃孜尔以后。 实际上有许多女人

过了四十天乃孜尔以后仍不愿意取下它， 要整整戴上一年， 周年

日过后才取下， 以表示自己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之情。

按习俗， 七天乃孜尔仪式以后， 丧主要由朋友陪着回自己的

家， 此时， 夏丽潘坐在面包车司机的副座上， 身后坐着几个朋友。

面包车在尚有些冰和积雪的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 马路两侧

一个个的建筑和一排排掉光了叶子的树飞快地掠过。 车窗外， 迎

着她的是不断地被卷入车底的长长马路和飘在空中不紧不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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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落的雪花。

眼前的一切， 她似乎看不到。 她的脑子一片空白。 要说她脑

子里还有一些东西的话， 那就是七天前还健在的母亲的身影。 几

天来， 无论她睁着眼还是闭着眼， 眼前总是浮现母亲那永远带着

微笑的白皙的脸庞。 她在家里有两个外号， 一个是“狗脾气”，

另一个是“收音机”， 意思很明显， 就是说她脾气暴躁， 而且话

很多。 可是， 这些日子以来， 她很少说话， 只是不断地摇头。 她

不能相信母亲竟这样离她们而去， 死前竟连一句话也没有和她说

上。 七天前， 那个让她终身难忘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

早晨， 她走进办公室， 放下手中的提包， 就习惯地拿起电话

机话筒， 拨通了娘家的电话。

“是你呀夏丽潘， 你已经到单位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

那叫人永远也听不够的熟悉的声音。

“妈妈， 你在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 刚刚把房子收拾了一下， 正要出去买菜。”

“你又自己收拾房子啦？ 不是给你说了吗， 明天礼拜六， 我

和姐姐去收拾吗？” 夏丽潘责怪母亲。

“你们工作那么忙， 已经够累的， 让你们回娘家时有一种赴

宴的感觉， 这样我才高兴呀。”

“谢谢妈妈，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夏丽潘撒娇地说。

“哎呀女儿， 我就喜欢听这句话， 有了你的这句话， 我的积

极性会更高。 怎么样， 明天一定来吗？ 你哥哥他们也要来， 我现

在去买点新鲜肉， 家里还有一个南瓜， 明天咱们包南瓜包子吃。”

“南瓜包子！ 太好了， 我好久没有吃妈妈的南瓜包子啦！”

夏丽潘高兴地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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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婚

“明天你一定要来呀， 我有事和你们几个商量， 你们兄妹几

个谁都不能缺。”

“放心吧， 我们一定去。”

她和母亲道了声再见便将电话放下。 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刚才的一番对话竟是她和母亲的最后一次对话。

下午 2点刚过， 她接到姐姐卓娅打来的电话。 姐姐告诉她，

母亲住院了， 是胆结石急性发作， 要动手术， 此时已进了手术

室了。

“什么？ 妈妈早晨还好好的， 怎么就住院了？”

夏丽潘只觉得脑袋嗡地一下， 她感到胸口一阵刺痛， 她下意

识地揉揉胸口， 然后收起正在装订的文件， 拿起提包飞速地跑出

了办公室。

当她赶到医院时， 手术室门口的过道里站着她们家里的几乎

所有的亲人。 父亲苏莱曼， 头发花白的六十五岁的老人也在这

里。 虽然默不作声， 但从他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焦急的心情。 哥

哥普拉提站在父亲身边， 姐姐卓娅靠墙站着， 眼睛半闭， 脸上是

一副痛苦的表情。 在夏丽潘到来之前， 他们就这样已经站了半个

小时了。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 母亲身体一直很好， 除了有一点关

节炎， 常常喊腿痛以外， 从未得过什么大病， 更不要说是动手术

了， 今天突然之间被推进了手术室， 他们都是胆颤心惊的。

“妈妈怎么了？ 她进去多长时间了？ 有消息吗？ 手术快完了

吗？”

夏丽潘顾不上和父亲、 哥哥打招呼问好就急忙地说。

“夏丽潘你总算来了。”

卓娅见到夏丽潘像是见到了救星似的， 跑过来将头放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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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上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嘛？ 先不要哭， 告诉我妈妈是怎么进医院的？”

夏丽潘用手摸着姐姐的头发轻声地说。

卓娅虽是姐姐， 比夏丽潘大两岁， 但由于长得身材娇小， 猛

一看， 她倒像是要比夏丽潘小。

“中午妈妈做的抓饭， 我吃了好多， 妈妈也吃了一点。 吃完

她就开始喊胃痛， 脸上流着汗。 我想起有人说过， 吃过油大的食

物后胃痛， 是胆结石的症状。 我就把妈妈带来看病了， 通过 B超

检查医生确诊是胆结石， 而且石头已经很大了， 医生说要立即手

术， 不然很危险。” 卓娅给妹妹讲着， 那神情像是下级在向上级

汇报工作似的。

“没有家属签字就进去了吗？” 夏丽潘问。

“不是的， 没有家属签字他们怎么敢呢？ 我当时也和他们理

论过， 告诉他们只有我父亲有权利签字……” “不要说经过， 讲

结果！ 最后是谁签的字？” 卓娅慢条斯理的讲话搅得夏丽潘心烦，

她不客气地打断了姐姐的讲话。

“是爸爸。” 卓娅简要地做答后不满地瞟了妹妹一眼， 从妹妹

身边走开， 走到墙边的一把长椅子上坐下， 不再理会妹妹。

夏丽潘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口气有点过了， 她也走过

去， 坐在姐姐的身边。 到这时， 她也才发现， 爸爸和哥哥一直在

看着她。

她来了以后只顾向姐姐问这问那， 却没有和父亲和哥哥打招

呼， 现在又赶紧站起身， 迎着父亲和哥哥走了过去。

他们一家四口就这样在手术室的门口等了四个小时。 这期间

推进去两个病人， 他们的手术很快做完都先后被推了出来。 母亲

00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再 婚

为什么还不出来？ 他们急了。 夏丽潘决定进去问个究竟， 可是手

术室的门口有把门的， 任何家属都是不让进的。

四个半小时后， 手术室的门开了， 有一个护士探出头， 左右

看了看。

“护士小姐， 护士小姐， 我母亲的手术做完了吗？”

夏丽潘急切地问， 可这时手术室的门又被重重地关上了。

“奇怪，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做完？ 现在胆结石的手术

只是小手术了啊。” 哥哥自言自语道。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不行， 我得去问个究竟！” 夏丽潘

又朝手术室的门口走去。

“注意方法， 不要大声讲话， 好好问。” 父亲叮嘱了她一句。

“放心吧爸爸。” 夏丽潘走到手术室门口， 给把门的说了些

什么， 约几分钟后， 出来一个护士， 脸色苍白。 他们认出她就是

刚才探出头又回去的那个护士小姐。 她对夏丽潘比画着说了些什

么， 然后又随夏丽潘走到父亲和哥哥的身边。 “护士小姐， 手术

做到了什么阶段？ 这都快五个小时了。” 父亲急切地问道。

“你们都不要担心， 没有问题， 手术马上就完了。” 护士说

完， 转身又要回去， 夏丽潘抓住她的胳膊大声地问：

“你干什么去？”

“我回手术室工作呀！” 护士理直气壮地大声地说。

“回手术室工作？ 你们是在工作吗？ 有你们这么工作的吗？

一个小小的胆结石手术五个小时做不下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

给我说清楚！” 夏丽潘声色俱厉地问， 吓坏了护士小姐， 她使劲

地挣脱掉夏丽潘的手， 一路小跑地进了手术室。

夏丽潘要追上去， 被父亲和哥哥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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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家医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你就不要难为人家

了。 咱们还是耐心一点吧。” 卓娅心平气和地说。 夏丽潘看了她

一眼， 想要说什么， 又止住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 手术室的门开了， 还是那个护士小姐， 探

出脑袋向他们一家人摆了摆头， 示意他们过来。 他们四个箭一

样地冲到手术室的门口， 可那个护士小姐拦在手术室门口轻声

地说：

“出了一点意外， 情况不太好， 正在抢救， 你们可以进去看

一下。”

“你说什么？” 夏丽潘的声音很大。

“请不要说话， 请你们冷静。” 护士小姐说道。

与此同时， 父子四人推开了护士小姐就冲进了手术室。

他们被眼睛前的一切惊呆了。 母亲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 眼

睛紧紧地闭着。 几个医生护士在她的周围忙着， 一个医生在使劲

地按着她的胸， 大概是在做人工呼吸吧。 另一个医生摸样的人在

旁边摆弄着什么仪器， 几个护士来来回回地在忙碌着， 好像在清

理纱布、 注射器之类的东西， 总之， 这个场面既像是一个紧急抢

救的场面， 又像是手术过后清理工作的场面。

父子四个同时围到了手术床前。

“妈妈， 妈妈， 你是怎么了？” 夏丽潘喊着， 几乎要哭出来。

父亲在她的头上轻轻拍了拍， 示意她不要出声。

这时， 那个不断做着人工呼吸动作的医生， 停止了抢救的动

作， 对着父亲说了声：

“很抱歉， 没有抢救过来，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就是说， 人已经死了。 但是， 毫无思想准备的一家四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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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婚

并没有马上反应过来， 他们同时看着那个医生， 四对眼睛， 就像

八个小灯泡一样一起对着那个医生。 那个医生立刻觉得脸上灼

热、 滚烫， 他的心在突突地跳， 手掌心上已经湿了， 奇怪， 一般

人都脑门出汗， 而这个医生手心出汗。 显然， 这是一个善于掩饰

真正情感的人。 他看到眼前的四个人直视着他而没有说话， 知道

他们是蒙了。

“病人有心脏病， 在手术过程中急性发作， 我们尽力抢救

了， 但是没有来得及， 病人已经走了。” 他又明确地说。

这等于是突然给了夏丽潘一家人每人一刀， 他们醒了， 恍然

大悟了。 顿时， 手术室里哭喊声响成一片……

第二天， 母亲被埋葬。 母亲永远地离他们而去。 他们沉浸在

无尽的悲痛之中， 这还不算， 母亲的死因之谜成了他们的痛中之

痛， 从没有发现有心脏病的人为何突然成了心脏病人了？ 这其中

有何隐情？

为了知道个究竟， 从母亲走后的第三天起， 他们兄妹三个就

一直在往医院跑， 质问当时主刀的医生， 医生用最专业的医学术

语回答得滴水不漏。 他们又找到当时在场的护士质问， 护士小姐

的回答也是流利自如， 把情况分析得合情合理。 他们找到院长理

论， 院长先生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 给他们着实上了一堂心血

管理论的课程， 他们无话可说。 他们几乎要相信院方的确是无辜

的了。 就在他们准备收兵时， 父亲告诉他们， 他接到一个神秘的

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 母亲的死纯粹是一次医疗事故， 母亲根本

没有什么心脏病。 未等父亲问及其姓名， 打电话的人就将电话挂

断了。

于是， 家里人开始了与院方的又一场较量。 但是， 鸡蛋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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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谈何容易？ 至昨天为止， 院方的态度依然很强硬……

“夏丽潘， 到你家了， 快下去。” 有人在喊她， 她这才从回

忆中醒过来。

她下了车， 被几个朋友簇拥着进了自己已经七天没有回来的

家。

她的另外几个朋友在她们回来之前就已先到她家， 替她打扫

了房间， 在客厅的桌子上摆好了甜点和水果， 还炸了油饼。

一进门， 她便和迎上前来的朋友们抱头痛哭起来。

2

母亲去世那天， 卓娅就病倒了， 她被送进了医院， 家里的乃

孜尔仪式她也未能去参加。

此刻， 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望着天花板， 她的双眼就像是

蒙上了一层土的不会转动的玻璃球， 呆滞、 无神。

对于母亲的去世， 她要比家里其他人多一层痛苦， 而这一层

痛苦她是不能对任何人倾诉的， 正因为不能倾诉， 她被这层痛苦

折磨得更厉害。 她真后悔啊！ 那天母亲喊胃痛， 她劝母亲去医院

时， 母亲是不同意的。 母亲告诉她， 自己以前也这样疼过一次，

父亲给她吃了一种药以后就好了。 母亲要她马上给父亲打电话，

问问那个是什么药， 可她就是不放心， 在给父亲打电话告知母亲

情况后就叫了一辆出租车， 然后死拉硬拽地将母亲送到了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 母亲停止了呻吟， 疼痛不那么剧烈了， 母亲对她

说： “咱们回去吧， 改天再来看病。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可她

觉得既然已经到了医院门口， 回去太划不来了。 母亲年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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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婚

应该乘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身体。 在她的坚持下， 母亲还是走

进了消化科的门诊室， 最终被推进了手术室。

“是我杀了母亲！ 是我， 我怎么那么固执？ 如果我不那么固

执， 不强行带母亲到那个倒霉的医院， 妈妈能死吗？”

她反复地对自己说着这个已经说了一千遍的话。

“家里人只知道是我带母亲去的医院， 可谁也想不到母亲是

被我硬带到医院的， 如果他们知道实情， 一定不会饶了我的， 我

不能对他们讲， 千万不能讲。” 她暗暗打定了主意。

“噢， 咱们还走对了， 是这里， 二十七床， 瞧， 那不是她

吗？ 她躺在那里。”

卓娅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嫂子古丽娅来了！ 她虽不大

喜欢这个俗气的嫂子， 但是在表面上， 她一贯还是尊敬她的。 她

赶忙坐起身来， 往门口的方向看去。 果然， 是嫂子和另一个女人

走了进来。 那个女人三十五六岁， 是嫂子的一个朋友， 名叫阿米

娜。 两年前阿米娜与丈夫离婚， 唯一的儿子也被丈夫带走， 现在

是孤身一人在家， 听说最近下岗彻底地闲在家里了。

寒暄了一阵后， 大家突然都无话可说了。 卓娅对人情世故知

之甚少， 而嫂子是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氛非常浓厚的家庭中， 十岁

起就学习《古兰经》， 是一个一天祈祷五次的女人。 哥哥之所以

要娶她为妻， 是因为她实在太漂亮了。 当时嫂子在哥哥所在出版

社对面的一家干洗店工作， 哥哥去送干洗的衣服， 见到美若天仙

的她， 就再也挪不动脚步了。 他当下就下定决心， 非她不娶。 一

个堂堂的知识分子， 收入、 家教都不错， 却要娶一个只有高中文

化、 在干洗店打工、 一个月只挣几百元的女人。 当时父母家人一

致反对， 唯独卓娅是站在哥哥一边的。 其实， 她和家人一样，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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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吐尔曼饼： 一种自制的薄饼， 卷了菜和肉， 切成段吃。

为嫂子配不上哥哥， 但是她知道一个男人疯狂地爱上一个女人，

是讲不出太多的理由来的。 要说理由， 也只能是那个女人的外

表。 对男人来讲， 女人漂亮的外表就是她的地位、 她的学历、 她

的财富。 是哥哥要和这个姑娘一起过， 既然哥哥认为她具备了一

切他想要的， 家里人为什么要反对呢？ 何况当时哥哥已三十二

岁， 早已是老小伙子了， 只比他小两岁的卓娅当时也已经是三十

岁的老姑娘了。 一个家庭里既有老姑娘， 又有老小伙还是很少见

的， 父母早已经着急万分了， 卓娅将自己的这些理由无数次地讲

给父母听。 在父母眼中， 卓娅是一个聪明的、 孝顺的姑娘， 她的

建议常常是受到尊重的， 父母最终同意了哥哥的这门婚事。 一晃

六年过去了， 哥哥有了一个五岁的儿子。 前些日子， 他们还盘算

着要为儿子举行割礼仪式。 可能是因为卓娅当年劝说父母有功，

哥嫂对她格外看重， 尤其是嫂子， 常常将感谢二字挂在嘴边， 但

卓娅也总是一笑了之， 从没有“受之有愧” 之类的感觉。 总之，

卓娅和嫂子完全是两种类型的女人， 她们是不可能有多少共同语

言的， 此时冷场也在情理之中。

“卓娅姐， 我们先回去了，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好带过

来。” 是嫂子先打破了沉默。 嫂子叫小姑子“姐姐”， 是因为嫂子

比卓娅要小五岁。 在维吾尔族中， 年龄比辈份重要， 只要年龄上

有差距， 无论是什么辈份的人， 年龄小的都要叫对方姐姐或哥哥

的。 未等卓娅回答， 阿米娜说话了：

“我做吐鲁番人的吐尔曼饼①很拿手， 是从我一个托克逊籍

的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明天做好给你送来。” 说完她用一种几乎

是讨好的神情看着卓娅。 卓娅愣了一下， 她想， 阿米娜只是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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